
1

上海加快战略人才力量建设研究

谭新雨 饶思敬

华东理工大学 北京工业大学

摘要：上海加快战略人才力量的主要思路，是以平台强力磁吸全球战略人才。充分发挥大科学装置等高能级平

台对全球战略人才的“磁吸效应”,部署建设一批全球联合实验室、外资研发中心、开放式平台、中外研发联盟，

并依托张江元宇宙城市空间、临港数字孪生城，打破高能级平台全球开放共享的物理空间限制。利用 G60 科创走廊

重点产业集群建设契机，在遴选战略性重大产业项目和布局全球产业技术创新中心过程中引育全球战略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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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战略人才力量的内涵与结构

(一)概念内涵

战略人才力量是站在世界科技前沿、引领科技自主创新、承担国家战略任务、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人才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打造大批一流科技领

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造就规模宏大的青年科技人才队伍”“培养大批卓越工程师”。

(二)梯次结构

战略科学家是战略人才力量中的关键少数。战略科学家是具有深厚科学素养，长期奋战在科研第一线，视野开阔，具有前

瞻性判断力、跨学科理解能力、大兵团作战组织领导能力的帅才型科学家。他们不仅领衔国家重大科技任务，还能引领科技前

瞻布局、带动重大领域创新。

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是战略人才力量中的中流砥柱。一流科技领军人才是突破“卡脖子”技术、带动重点学科结

构性增长、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战略人才。他们能跨界自由流动及组建创新团队，推动有组织的战略攻关。

青年科技人才是战略人才力量中的源头活水。青年科技人才是指处于 25～45 岁的青年科学家，他们思维活跃、精力旺盛、

跨学科能力强。

卓越工程师是战略人才力量中的支撑基石。卓越工程师爱党报国、敬业奉献，具有突出技术创新能力，善于解决复杂工程

问题。

二、 上海战略人才力量建设的短板、差距及成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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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短板

一是对战略科学家的“磁吸效应”不强。上海 14 个大科学装置等高能级平台是全球战略科学家非常看重的事业发展平台，

但西方国家对华技术封锁的关系格局给全球人才流动带来物理空间限制。同时，上海较少依托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等高能

级平台发布访问研究资助计划或开放性前沿研究项目，这些都严重影响了高能级平台的“磁吸效应”。

二是对科技领军人才的精准招揽不够。一流科研机构对科技领军人才仍以“发榜寻才”和单点式引进为主，尚未充分实现

主动招揽和团队式引进。上海“高峰高原学科”建设计划对标上海重大战略规划及科技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引育需求的

精准度有待提升。同时，尚未有效运用 G60 科创走廊“3+8+X”领域重大战略性产业项目来遴选、孵化科技领军人才及高水平创

新团队。

三是对青年科技人才的资源倾斜不足。高能级平台准入机会不足，尽管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科技攻关项目均以青年专项形

式赋予青年科技人才揭榜机会，但却未同步提供挂帅舞台，导致青年科技人才面临高能级平台的准入障碍。对各类人才计划、

基金项目的政策倾斜力度不够，各类青年科技人才计划均需逐梯次申请，缺少择优滚动支持的长期项目。部分青年人才计划和

基金项目需依托用人单位进行限额申报，导致部分青年科技人才因未获单位推荐而无法脱颖而出。

四是对卓越工程师的培养水准不高。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工程师数量不够多且质量不够高，尤其是顶尖工程技术人才

缺乏。其根本问题在于产教严重脱节，高校本位、专业导向的工程技术人才培养模式使得产业界新兴技术和经验模式难以融入

高校课程体系；工程技术人才培养尚未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

五是“揭榜挂帅”模式的需求覆盖有限。上海组织战略领域技术攻关常用的“揭榜挂帅”模式，尚未精准契合战略科学家、

青年科技人才的引育需求。

六是战略人才服务的精细程度不足。目前的科研经费管理方法难以有效契合战略科学家及科技领军人才的战略攻关需要。

战略人才计划的支持周期有待优化，如高峰人才工程与市级科技重大专项的支持周期不一致。同时，对外籍战略人才的服务水

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差距

一是高能级平台支撑战略人才集聚和创新的效能有待提高。在沪国家实验室与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等全球著名国家实

验室相比，在培养顶尖科学家方面存在差距。上海光源的人才规模与美国先进光源等相比存在差距，大科学装置等高能级平台

牵引战略人才开展建制化研究的功能有待加强。目前，上海仅牵头 1 项国际大科学计划，即人类表型组国际大科学计划。

二是战略科学家参与规划和决策的制度和载体有待完善。发达国家有的制定战略科学家参与战略规划的制度，如英国首席

科学顾问制度；有的设立服务战略科学家决策咨询的机构，如美国设立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而上海缺少此类制度和机构。德

国马普学会部署 84 个顶级研究所，招募全球顶级科学家担任所长、领衔重大科技计划。相较之下，在沪大科学装置等高能级平

台缺少战略科学家发挥“领头雁”作用的载体。

三是科技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引育的服务平台有待完善。例如，韩国基础科学研究院以研究团为基本单元，面向全

球招募科技领军人才及高水平创新团队，而上海对科技领军人才仍以单点式引进为主。又如，美国持 W1 签证的人才能携带不超

过 5 名必要员工及其配偶子女，而上海尚未面向高水平创新团队成员实施户籍或永久居留等市民服务的清单式配套。

四是青年科技人才成长的资助体系和平台载体有待完善。例如，美国、日本均建立多主体、多层面、多元化的青年科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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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资助体系，而上海的青年科技人才支持计划和基金项目多来自政府资助，资助渠道单一。又如，韩国设立的“生涯基本研究”

支持项目为青年科技人才提供早期普惠性支持，日本创发性研究支持项目为青年科技人才提供长达 10 年的滚动性支持，而上海

则缺少普惠性、滚动性的青年科技人才计划和项目。再如，欧盟“中欧青年科学家交流计划”、日本“国际竞争力强化研究员

项目”,均支持青年科技人才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而上海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参与全球挑战性课题的计划较少。

五是卓越工程师培养的产教融合模式有待完善。例如，英国在高端制造领域头部企业中设立技术工程博士中心，推行项目

制工程博士培养模式；美国依托知名高校和大科学装置部署工程研究中心，推动工程技术难题突破和卓越工程人才培养深度融

合，而上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平台对卓越工程师产教融合培养的支撑力度有限。又如，北京推出卓越工程师成长计划、组建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高校联盟，而上海尚未形成支撑卓越工程师培养的高校联盟或校企联盟，也缺少工程技术人才的“回

炉再造”计划。

(三)短板和差距的深层次成因分析

一是一流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在战略人才引育过程中的主体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上海尚未实现

由一流科研机构评价技术类人才在突破世界前沿技术中的贡献；尚未依托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考核研究类人才在酝酿原创性理论

成果中的贡献；尚未推行以重大产业项目衡量科创类人才在突破技术瓶颈中的贡献、以科技领军企业评估工程类人才在破解复

杂工程难题中的贡献；尚未依托大科学装置等高能级平台培育技术类战略人才；尚未依托“高峰高原学科”建设培育研究类战

略人才。

二是高水平科技供给与高质量制度供给尚未形成合力。上海为战略人才提供大科学装置等高能级平台(高水平科技供给),但

其功能发挥离不开高效能人才治理体系(高质量制度供给)。目前，上海人才治理体系存在若干堵点：缺少支撑战略科学家发挥

“领头雁”作用的载体；缺少战略任务攻关+高能级平台准入的项目发包模式及战略人才流动实验室等载体；缺少支持战略人才

跨部门、跨行业、跨体制流动的政策举措；缺少开放式创新平台、新型共性技术中心的统一协调机制及跨界联合基金项目。

三是高能级平台支撑重大战略领域建制化研究的功能有待加强。上海较少依托大科学装置等高能级平台发起国际大科学计

划和工程；尚未依托大科学装置等高能级平台，布局面向战略前沿领域的世界顶级战略研究基地、面向前沿科学重大问题的战

略科学研究中心、聚焦“卡脖子”技术难题的战略技术研究中心。上海在组织重大战略任务过程中尚未实现“战略任务攻关+高

能级平台准入”的捆绑式发包。

四是战略人才引育思路尚未实现从单点式到团队式的转变。战略人才引进仍以单点式引进为主，尚未面向战略科学家、科

技领军人才等实施团队式引进和清单式配套。高峰人才工程虽实现战略科学家团队式引育，但其覆盖层次和范围非常有限。统

领战略人才力量建设的重点人才工程多面向战略人才个体，如高峰人才工程(战略科学家)、上海杰出工程师(卓越工程师),缺少

面向战略人才团队的重点人才工程。战略任务组织和资源配置模式难以契合战略人才的团队式引育思路。例如，“揭榜挂帅”

模式难以充分满足战略科学家组织“大兵团作战”的人才征调需求。

五是战略人才力量建设中跨界合作程度不够。战略人才跨界流动及组队过程中存在隐性门槛、缺少平台保障。例如，科技

领军人才缺少跨界流动通道，企业领军人才、科技精英缺少流入体制内的通道。战略人才跨界联合培养过程中缺少制度支持。

例如，上海缺乏统一的产业教授职称评价体系、企业导师资格认证制度，产业教授、企业导师无法在校企间自由流动，不利于

卓越工程师的产教融合培养。

三、 国内外推进战略人才力量建设的典型模式与经验做法

(一)以大科学装置驱动战略人才力量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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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大科学装置等高能级平台打造世界一流的研究机构，成为全球集聚战略人才的典型模式。其中，关键在于提升高能级

平台的开放共享水平和建制化研究支撑能力。

一是以访问研究资助、共享合作中心提升高能级平台的全球开放共享水平。英国卡文迪许实验室已建立 15 个战略领域的世

界级研究中心，并面向世界战略人才提供具有全球吸引力的访问研究资助(期限 2年、资助金额约 10 万英镑)。

二是以战略领域世界级研究中心引导全球战略人才开展建制化研究。美国打造世界级生命科学研究中心——全息生命研究

院，集聚全球顶级科学家团队。广东依托散裂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打造广州实验室、鹏城实验室等世界级战略研究中心，同

时基于生物医药重点产业集群部署大湾区国际疫苗创新中心，推动全球联合攻关，汇聚全球战略人才。

(二)以重大战略攻关任务牵引战略人才引育

“大科学装置+大科学计划/大战略任务+大科学家团队”的战略攻关模式，是全球引育战略人才的典型模式。

一是基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工程推动全球战略人才引育。美国“国际空间站计划”基于国际空间站、喷气推进实验室等大

科学装置，吸引 83 个国家的 2400 多位战略科学家参与空间站 1700 多项研究。北京面向“双碳”目标、公共卫生等重点战略领

域，以“大科学装置+大科学计划”方式发起或主导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工程及国际联合研究项目，加快引育全球战略科学家和顶

尖创新团队。

二是基于重大战略攻关任务推动全球战略人才引育。德国亥姆霍兹联合会对战略科学家梯队的资助重点已从研究机构转向

重大攻关项目。韩国推出“大科学装置+重大攻关任务”捆绑式发包的 RAON 国际联合研究计划项目，以全球联合攻关引育战略

科学家团队。

(三)以战略科学家引领战略人才力量建设

各国都非常重视战略科学家在重大战略规划中的智囊角色和在战略人才力量建设中的“领头雁”作用，并采取一系列重大

举措。

一是设立战略科学家参与重大战略规划和科技决策的机构。美国成立由天体物理、生物化学、计算机工程、纳米技术等重

大战略领域顶级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在重大战略规划和科技决策中发挥关键作用，如统筹部署五大前

沿产业领域的基本架构和未来布局。

二是制定战略科学家参与重大战略规划和科技决策的制度。英国制定以政府首席科学顾问为核心、部门首席科学顾问为支

撑的网格式科学咨询制度。中国科协面向十大关键领域，定期面向战略科学家、行业领军人才等征集重大科学问题、工程技术

难题和产业技术问题。

三是打造推动战略科学家“领头雁”作用发挥的重要载体。韩国选拔战略科学家担任独立运营、协同创新的研究团团长。

北京建设战略科学家工作室，如聚焦阿尔茨海默病研究领域的重大科学问题和技术难题，建设由加拿大健康科学院院士宋伟宏

领衔的战略科学家工作室等。

(四)以高能级创新主体引育科技领军人才及青年科技人才

各国注重发挥一流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等高能级创新主体在科技领军人才及青年科技人才引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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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体作用，实施一系列关键举措。

一是基于战略性产业导向的企业项目推动战略产业需求与战略人才引育的精准对接。德国将战略性产业需求细化为呈现全

球战略性产业导向的企业项目，并依托弗劳恩霍夫协会等研究机构，在探索产业关键技术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引育一流科技领

军人才及高水平创新团队。

二是基于重大战略计划推动战略人才跨界流动和协同创新。德国“卓越计划”支持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

人才的跨界流动和联合培养。其中，马普学会中大量战略科学家在大学担任兼职或访问教授，联合培养青年科技人才和卓越工

程师。

三是基于跨界创新平台推动产学研融合创新和联合育人。广东建立粤港澳大湾区科技领军人才东莞创新驱动中心，开展战

略规划咨询、技术难题攻关等服务，带动科研平台、人才和项目、科技成果落地，打造国家领军人才、知名高校、科研院所与

头部企业跨界合作的服务平台。

(五)以产教研深度融合推动卓越工程师高质量培养

各国实施建设工程研究中心、推进工程类博士教育项目制改革、开展企业工程技术人才“回炉重造”等一系列重要举措，

推动卓越工程师产教研深度融合培养。

一是基于工程研究中心为卓越工程师跨界联合培养提供平台支撑。美国支持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聚焦战略性产业技术瓶颈和

工程技术难题，设立工程研究中心。例如，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设立微电子机器人系统工程研究中心。

二是基于项目制博士教育，将前沿科学问题、重大战略任务、产业技术瓶颈、复杂工程难题嵌入卓越工程师培养全过程。

德国亚琛计算工程科学高等研究所将前瞻性重要科学问题和战略性重大科技任务凝练为博士生培养项目，实施项目制博士教育。

三是基于专项培养计划实现卓越工程师的“回炉再造”,进而反哺企业创新发展。北京推出卓越工程师成长计划，定期评选

出富有创新潜力的卓越工程师，打造来自企业、联合培养再反哺企业创新发展的卓越工程师培养典范。

四、 上海加快战略人才力量建设的目标与思路

(一)战略性目标

一是以高标准贯彻落实上海“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的战略定位和“1+3+3+3+3”重大任务，规划上海战

略人才力量建设的前瞻布局。

二是以高质量推动战略领域大科学家、大科学装置、大科学任务等创新要素集聚，全面支撑上海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世

界重要人才中心建设、全球科创中心建设、全球卓越制造基地建设，作为上海战略人才力量建设的愿景目标。

三是以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作为上海战略人才力量建设的目标

导向。

四是以高效能承接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工程、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国家重点研发项目等重大战略任务，作为上海战略人才力

量建设的重要使命。



6

五是以酝酿一系列重大原创性成果来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突破重大科学问题和世界前沿技术，以战略性先导和新兴产业发

展来打造世界级重点产业集群，作为上海战略人才力量建设的现实目标。

(二)可操作性目标

一是加快战略人才力量建设的投入目标。对标国际最高水平，增加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等高能级平台的人才规模和用

户数量，并确保国外用户和青年科学家用户的占比。聚焦量子科学等基础前沿领域、生物医药等重点战略领域，建设若干世界

顶级战略研究基地和国际联合实验室。在量子科技等战略基础研究领域部署建设一批战略科学研究中心和“高峰高原学科”；

在脑机接口等战略前沿技术领域部署建设一批战略技术研究中心。面向承担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工程、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战略

科学家，打造一批“五权下放”的战略人才特区。推动产教融合型基地、产教融合型企业、现代产业学院建设，将产教融合型

基地发展到 20 家、现代产业学院发展到 30 家、市级产教融合型企业发展到 200 家。打造更高效能的战略人才治理体系和更高

品质的战略人才生态。在战略任务组织模式、科研经费管理模式、人才跨界流动机制等方面，推进战略人才体制改革；聚焦人

才住房保障、收入体系、子女教育等方面，持续优化战略人才发展生态。

二是加快战略人才力量建设的效能目标。增强重大战略承接能力，集聚一大批全球顶尖科学家及战略科学家团队，发起国

际大科学计划和工程，承接国家重大战略任务。提高战略领域原始创新水平，聚焦“四个面向”并酝酿一系列原创性成果。增

强战略领域基础研究能力，在脑科学与类脑人工智能等基础研究领域诞生一系列前沿成果，并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布局一系列

“高峰高原学科”。增强战略领域前沿技术攻关能力，在脑机接口等领域突破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提升战略领域产业发展动

能，形成一批支撑集成电路等三大先导产业和新材料等八大战略产业转型升级的前沿技术成果。提升工程科技领域的前沿创新

水平和高端制造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攻克“3+8+X”领域更多复杂的工程技术难题，产出一系列先进制造和高端装备新产品。

(三)总体思路

上海加快战略人才力量建设，应对标全球创新型城市，以世界级研究平台强烈“磁吸”全球战略人才，探索实施加强全球

开放共享、打造世界级研究平台等一系列举措，进一步发挥大科学装置等高能级平台对全球战略人才的“磁吸效应”；以国家

级重大战略有效牵引全球战略人才开展建制化研究，以“面向 2050”的国际大科学计划或工程牵引全球战略科学家团队联合攻

关，以“点将配兵”模式遴选战略科学家及其团队，以“揭榜挂帅”模式遴选科技领军人才及高水平创新团队，以“赛马”模

式遴选青年科技人才；以一流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等高能级创新主体精准引育全球战略人才，瞄准国

家重大战略、“卡脖子”技术难题、战略性产业需求，以“综合授权+负面清单”方式下放人才引育权力，以“专项计划+联合

基金”模式加速人才跨界流动；以高效能治理体系全面盘活全球战略人才的创新活力，着力打造“战略人才特区”“战略研究

特区”；以高品质人才生态牢牢黏住全球战略人才，着力推进战略科学家及其团队的综合配套，重点打造更显梯度化和更具包

容性的住房保障、薪酬体系、子女教育环境等。

五、 上海加快战略人才力量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基于世界级研究平台强力磁吸战略科学家

一是进一步加强高能级研发平台的全球开放共享程度。打造大科学装置集群等高能级平台的全景 VR 展厅及全球共享服务平

台。以元宇宙科学城推动大科学装置等高能级平台的全球孪生共享。在张江元宇宙城市空间、临港数字孪生城部署建设高能级

平台的元宇宙空间及“AI+大科学装置”场景。基于大科学装置推出全球科学家访问资助计划和开放基金项目，支持在大科学装

置上设立外资研发中心、开放式平台、中外研发联盟。

二是打造世界级研究中心，牵引全球战略科学家开展战略领域建制化研究。上海应面向生命科学、量子科学等重点战略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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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打造若干世界顶级战略研究基地。例如，基于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生命科学领域的世界顶级研究基地，为

战略人才力量的集聚提供核心承载平台。

三是基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世界前沿科学问题布局战略研究中心。上海应以发起“面向 2050”的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工程

为目标，依托大科学装置等高能级平台，聚焦基础研究领域的重大前沿科学问题，布局建设战略科学研究中心；聚焦“卡脖子”

技术难题，布局建设战略技术研究中心。依托大科学装置建设战略科学家研究所，并为其提供人才引进、平台建设、薪酬体系、

绩效评价等方面的充分自主权，将战略人才建设水平和战略任务达成效果纳入大科学装置等高能级平台的考核评估范围。

四是强化战略科学家在重大科技规划和重大战略决策中的智囊角色。以首席科学顾问制度强化战略科学家在重大规划制定

和战略决策中的参与度。设置上海战略科学家办公室、上海科技顾问委员会等机构，服务常态化战略决策咨询。定期面向战略

科学家征集对科学发展具有导向作用的前沿科学问题、对工程技术创新具有关键作用的工程技术难题、对产业发展具有引领作

用的产业技术问题。

五是打造更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战略人才特区。其中，战略人才特区(高端人才类)面向战略领域的顶尖科学家，战略人才

特区(重大任务类)面向正承担重大战略任务的战略科学家及其团队。战略人才特区在人才引进、平台建设、岗位设置、薪酬体

系、绩效评价、成果转化等方面享有充分的自主决策权。

(二)依托高能级创新主体精准引育科技领军人才及其团队

一是发挥高能级创新主体在科技领军人才及团队引育中的主体作用。将重点人才工程指标打包式下放至用人主体，由其自

主遴选人才、配置资源，同时以目标责任制和跟踪考核制强化用人主体的综合绩效考核。此外，上海可引导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科技领军企业、一流科研机构在科技领军人才和团队引进中形成协同效应。支持一流科研机构以突破若干“卡脖子”技术为牵

引、以科技创新团队为单位，实现一流科技领军人才(技术类)的团队式引进模式。应支持一流科研机构将战略科学家或科技领

军人才聘任到领导岗位，打造由战略科学家或科技领军人才组成的科技创新导师团，推动战略人才的阶梯式培养及高水平创新

团队建设。聚焦重大战略领域需求和“卡脖子”技术难题，部署新一轮“高峰高原学科”建设计划，重点引进一批带动“高峰

高原学科”结构性发展的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及其团队(研究类),支持他们组建研究院乃至学院。此外，支持在沪高校布局一批符

合“3+8+X”战略性前沿产业导向的世界级研究平台。引育一流科技领军企业或人才(创新类)作为 G60 科创走廊中战略性重大产

业项目的遴选依据和建设重点，推动科技领军人才和团队培养、战略性重大产业项目建设、战略性先导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

二是以更大力度的制度创新打通科技领军人才跨界流动及组队过程中的堵点。上海需打通战略人才的跨界流动通道。在市

级层面实施专项计划，推动企业中的科技领军人才到高校、科研机构、权威学会中流动任职；推动高校、科研机构中的科技领

军人才到企业、重点行业协会中流动任职。制定战略人才跨界流动中成果互认、职务职级跨界接续、职务成果跨界转化收益等

方面的制度规则。聚焦战略领域共性技术难题，引导战略科学家、权威学会、行业协会与头部企业联合发起跨界联合研究基金

项目。依托大企业开放创新中心计划，引导开放式创新平台与新型共性技术中心建立以战略细分领域和共性技术难题为牵引、

以知识和技术价值导向收益分配为保障的高效协同机制，打造错位发展、特色凸显的技术创新网络。在此基础上，可考虑以全

球产业链关键环节和重要节点中的关键共性技术为牵引，深度融入国际产业链和全球创新网络，引入外资研发中心和开放式平

台，打造全球开放式创新平台和世界共性技术中心。

(三)运用高效能人才制度强力托举青年科技人才

一是为承接战略攻关任务的青年科技人才提供更强的平台支持。基于大科学装置前沿研究青年专项和国家实验室、大科学

装置的开放课题和主任基金(青年专项),推动建立面向青年科技人才的“战略任务攻关+高能级平台准入”的捆绑式任务和项目

发包，在高能级平台上部署建设青年科学家流动实验室，并提供访问研究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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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优化青年科技人才的资助模式。上海可考虑以适度的资金配套方式，支持用人主体自设非竞争性青年科技人才计划或

基金项目。开拓无需依托用人单位的青年科技人才计划和基金项目申报通道(自荐通道)。设立择优滚动支持的青年科技人才计

划或基金项目，即在上一轮人才计划或基金项目中评估优秀者自动进入下一轮。探索“多轮滚动答辩、模糊争议从无”的非共

识项目筛选机制。

三是聚焦重大科学问题和重大战略任务，推行博士教育项目制。面向战略性、前瞻性重大科学问题和重大科技任务实施战

略青年科技人才培养专项，依托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一流科研机构、科技领军企业实施项目制博士的跨界联合培养。

(四)借助高质量培养联盟协同打造国际卓越工程师队伍

一是依托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打造卓越工程师培养示范区。支持在沪高校建设上海卓越工程师学院或高等工程师学院，探

索建立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复杂工程难题联动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基于在沪高校优势学科布局建设上海高校工程类专业学

位研究生培养联盟。由行业头部企业、产教融合型企业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共同设计人才培养方案及相应课程体系，并将在沪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工程领域战略需求和技术难题的贡献度作为其工程类专业学位点的评估依据。

二是推进卓越工程师产教深度融合培养。引导产教融合型企业与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产业创新中心、技术创新中心、制造

业创新中心等高能级平台联合打造工程类研究生的实践课堂。同时，引导培养单位将工程实践(攻克高端制造领域关键问题和“卡

脖子”技术难题)嵌入工程类研究生培养过程。建立完善的产业教授职称评价体系和统一的企业导师资格认证制度，并确保企业

科技领军人才(产业教授)、工程技术人才(企业导师)承担足量育人任务。依托现代产业学院、产教融合型基地、首席技术官平

台、临港产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等载体，推出工程技术项目和产教融合式项目，并以产教融合式项目制培养模式贯穿卓越工程

师培养全过程。

三是以国际卓越工程师培养联盟推进卓越工程师的国际互认。加强与全球创新型城市在卓越工程师培养方面的交流合作，

支持更多在沪高校立足学科特色和专业优势建设国际卓越工程师学院，以覆盖更多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鼓励更多在沪高校加

入新工科教育国际联盟等国际组织，并支持其承办国际工程联盟年会。重点支持一批在沪高校及在工程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学术社团牵头组建工程教育和工程技术认证的国际联盟。

(五)引入高水平组织模式全面盘活战略人才建设效能

一是面向战略科学家，运用“点将配兵”模式。上海需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领域和世界前沿科学问题，以“按方向选人、按

人定团队”的方式组织科研和配置资源，精准遴选并定向邀请一批有能力发起或主导具有前瞻性、引领性的国际大科学计划和

工程的全球顶尖科学家。同时，可参照高峰人才工程的“五权下放”做法，为战略科学家提供人才资源、项目资源、平台资源

的清单式服务。例如，可设置国家重大战略计划创新研究集群项目，探索建立战略人才特殊征召机制。

二是面向科技领军人才及高水平创新团队，实施“揭榜挂帅”模式。上海可依据世界级重点产业集群中重大战略性产业项

目的遴选需求、“高峰高原学科”的建设需求、“卡脖子”技术和工程难题的攻关需求发布榜单，遴选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高

水平创新团队，让他们依托科技领军企业、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一流科研机构等高能级创新主体“揭榜挂帅”。同时，跟踪考

察重点项目建设水平(如高端产业产品)、重点学科建设水平(如基础前沿研究成果、战略支撑能力、战略人才培养)、“卡脖子”

技术和工程难题的突破程度。

三是面向青年科技人才，推行“赛马”模式。上海可考虑在青年科技人才计划和项目遴选中推行“赛马”模式，即前期选

择 2～3名青年科技人才进行平行竞争(含 1 项非共识性项目),中后期择优重点资助。“赛马”模式能给予更多青年科技人才试

错机会，并容纳部分非共识性项目和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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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凭借精细化治理体系系统优化战略人才生态品质

一是为战略人才提供“人才计划+经费保障+办公用地+创新空间”的一体化配套。上海应根据战略人才成长周期和科学研究

规律，分门别类地优化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及高水平创新团队的经费配置模式。基于重大战略任务研究周期设置战略人

才计划支持周期。例如，将承担市级重大专项“高峰人才”的支持周期延至 5 年，并为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团队规划

办公用地，并在大科学装置等高能级平台上为其提供研究空间。

二是打造更具竞争力的梯度化住房保障、薪酬体系、医疗服务。上海应摸排北京、广州、深圳、南京、杭州等市对不同类

型战略人才的梯度化购房优惠、货币补贴和薪酬水平，对标推出更具竞争力的购房政策、货币补贴和薪酬体系，制定衔接“张

江办法”的政策举措，在公立科研机构、国有领军企业、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探索实施股权、期权激励。面向战略人才推出多类

别就医卡，打造高校、医院、保险公司、服务平台多方合作的多层次医疗服务体系。

三是为外籍战略人才提供更高品质的生活服务。上海可参照国内同级别专家的社保缴纳水平及退休金待遇，保障在沪外籍

专家的退休待遇。扩充面向外籍青年科技人才子女的公办学校数量，并对子女未能进入公办学校的外籍青年科技人才提供子女

教育补贴。优化外籍战略人才的社会保险政策，为外籍战略人才定制“三险”政策，并配套提供商业医疗保险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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